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登上舞台，组成青年群体战‘疫’的完
整光谱。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拟表彰的青年志愿者中，汪勇是一名 85 后‘快递小哥’，他
带领其他志愿者一起为解决武汉金银潭医院职工出行、 就餐等问题而努力， 筑起一道 ‘后勤保障
线’。 艾泽铭是北华大学大四学生，响应团吉林省委的青年防疫志愿者招募，顶着寒风在长春火车
站、机场、老旧小区等地进行测温、消杀、登记等志愿服务，服务 83 天，没有缺勤过一天。

尽管他们不是这个社会最强壮、‘最有本事’的群体，但是年轻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无畏、青春
和热望，这些挺身而出时展现出的强大爆发力，就足以为困境中的人带来生机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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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挺身而出
合成青年战“疫”的完整光谱
从一份“冲动”开始

当被问起最初做志愿者的
动机时，汪勇用了两个字：冲动。

“如果极其理智地衡量得失，
就没有人愿意去做志愿者了。 ”汪
勇的判断基于这样的背景： 他的
家中有老人、妻子和两岁的孩子，
他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 房贷没
还完，而那时在武汉，他并不清楚
疫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这份感情与其说是冲动，不
如说是无法置身事外的热血。 这
驱使着送了一整年快递、因疫情
被提前放假的汪勇，瞒着家人成
为了运送医务人员的司机、协调
员、后勤保障者。

起点在 1 月 24 日晚上，他在
朋友圈看到一位武汉金银潭医
院护士的求助：“我们这里限行
了，没有公交车和地铁，回不了
家，走回去 4 个小时。 ”犹豫很久
后，汪勇对妻子说：“网点临时需
要值班人员，我被派去值班了。 ”

他打通了护士的电话，告知
对方自己只有一个 N95 口罩，并
询问能不能给他带点酒精。 护士
愣了：“我没想到会有人接这个
单。 ”那时，距这位护士发出求助
信息已过了 5 个多小时。

从这一单开始， 第二单、第
三单，第二天、第三天……直到
武汉解封，公共交通恢复，汪勇
“摆渡者”的身份才算结束。 其中
有一个月， 他一直睡在仓库里，
常常从早上忙到下午 3 点，都没
空吃一口东西。

“（那时候）活着就是天大的
好处了。 ”汪勇在衡量自己在外
奔波的意义，这笔账他是这么算
的：如果每天送 30 名医生护士，
帮他们节约 60 小时的通勤时
间， 这 60 小时就可以救很多很
多人的命。

被这份内心的“冲动”驱使
的还有很多人，比如驱车直奔武
汉的湖南人郑能量、原本就从事
救援队或社工服务多年的北京
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援志
愿服务队队长李峰威、山西天龙
救援队队长陆玫、累计卸载货物
50 多吨的荆门市益动社工服务
中心负责人王丽莉，以及拟表彰
的防疫志愿者中唯一一位在校
大学生艾泽铭。

无法旁观的艾泽铭经历了
83天忙碌的日子。这名 1998年出
生的医学生每天看着感染人数在
增长，“心里着急”。“这次大家都
是有十分力恨不得出十五分”，由
于太认真，他还被强制要求休息。

“作为医学生，本身就觉得
自己有这份责任，只是我水平还
不到可以去武汉的程度。 ”大年
初二，艾泽铭看到了团吉林省委
招募青年防疫志愿者的通知后，
第一时间报了名。

一开始，他被安排在线上做
科普宣传工作。 2 月 4 日，他正式

到防疫一线———长春火车站，协
助车站工作人员进行测温及异常
旅客的处置工作。那天也是艾泽铭
的 22岁生日。前一天，他刚刚签下
了遗体器官捐赠的协议，注册成为
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承诺如
遇不幸要将自己的器官、遗体、角
膜等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在艾泽铭心里，做志愿者虽
有一定危险，但是害怕、担忧这
些情绪并没有太多困扰他。 一切
在他看来自然而然：“我入学的
时候是宣誓过的， 作为医学生，
这就是我该做的。 ”

做志愿者不能仅凭一腔热血

几乎所有志愿者回顾战
“疫”经历时都认同一件事：做志
愿者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内心有
冲动才会站出来，但是这份冲动
不是莽撞。

汪勇成为志愿者的时候拥
有的全部依凭就是自己这个人和
那辆车。 每天跟医务人员长时间
待在一起， 让他比外界更清楚他
们需要什么。 有人吃够了泡面面
包，就想念那口米饭的香气。 有人
觉得叫车太慢，想骑共享电动车快
点回去休息。 有人要修眼镜，买拖
鞋、指甲钳、充电器甚至秋衣秋裤，
这些过去随手就能解决的问题在
特殊时期的武汉都变成了难题。

汪勇做不到大包大揽一个
人解决一切。 他被这些需求驱动
着，从一个没什么社会资源可言
的快递小哥， 变成要跟企业、店
主、政府部门沟通的协调者。 想
吃米饭，他找餐厅；餐厅的仓库
被迫要关闭，他找有关部门说明
情况。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金银

潭医院的医务人员需要电动车出
行，他就去找公司协调，最后在金
银潭医院周围投放了 400 辆共享
电动车，别的医院的人都很羡慕，
他又去帮助别的医院一并协调资
源。 滴滴公司还把接单的公里数
从 3.5公里以内更改为 15公里以
内，让住得远的人可以坐车回家。

很多事情“超乎我的认识”，
汪勇说。 他没想到朋友圈和志愿
者的互助合作能迸发出这么大
的能量， 资源一旦对接成功，让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很多困难
就迎刃而解了。

汪勇也在志愿行动过程中
习得了另一种“专业性”。 他学会
给自己画“红线”。 为了保证自己
接送的医务人员的安全，他给自
己立了规矩，不管在路上看到陌
生人多可怜， 他要狠下心不能
拉；不能去医院里，唯一一次破
例进去，还是因为一个老人不吃
心脏病药会有性命之忧。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那时
在武汉，汪勇开着车走在空荡的
城市里，最期待的就是迎面能碰
上一辆车，“那种空虚和害怕是
言语表达不了的”。 他每天经过
大桥时，几乎都会看到只能骑车
过桥、骑到一半没力气的人。 每
次他都看着心里难受，想停下来
载人走，但是他不能。 他要保证
医务人员不会因他而交叉感染。

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专业的社
会工作者， 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专业本身就是他们最好的武器。

艾泽铭也属于这类，医学专
业本身就是他的力量。 有医学知
识的他对消毒、防护等操作规程
接受速度更快、意识更强。 从心
理到体力的准备，他都比很多非

医学专业的人更为充分。
在长春火车站服务期间，每

天晚上艾泽铭 22 点休息， 第二
天凌晨两点多起床， 下碗面，配
着妈妈留给他的酱料吃。 他说，
这样是为了给胃排空留足时间，
以免穿上防护服后想去洗手间。
近 20 天里， 他几乎每天只吃一
顿正常的饭， 上岗前从不喝水，
每天最早到岗。

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长春火
车站外，他穿着防护服经历“冰
火两重天”： 防护服覆盖的部分
热得有水汽，戴着薄薄的医用手
套的手又冻得伸不直，头发尖儿
上还挂着冰碴儿。 他不停地搓
手、跺脚，让自己在东北冰天雪
地的户外保暖。

在火车站服务期间，他担任
青年防疫志愿者服务队团支书，
先后带领 4 批志愿者不间断地
开展志愿服务，团队累计为旅客
测温 28.9 万人次， 服务时长为
2455 小时，上报并妥善安排体温
异常旅客数百人。 其中一位去过
武汉的大哥几次测量体温都过
高，艾泽铭当时没觉得紧张。 他
比普通人更有医学知识，这让他
面对疫情时更具平常心。 利用自
己的经验，艾泽铭累计为 300 多
名即将上岗的志愿者进行辅导。

“这份荣誉不是给我一个
人的”

这段战“疫”经历，是很多志
愿者平淡生活中的高光时刻。

这份“高光”给了一些人以
新的机会。比如汪勇，他从一个快
递员变成了分部经理，升职了，也
有更大的责任。他琢磨着，怎么能

让自己的工作伙伴也愉快地获得
更多收入。以前他从没想过，自己
有机会参与、 策划顺丰公益基金
会为抗“疫” 临时成立的公益项
目， 免费为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
寄行李，为 1000 户孤寡老人每个
月持续送关爱包直到明年。

最初做志愿者时，汪勇觉得
东拼西凑 10 万元都很困难。 但
是后来，他入党了，获得了“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上了新闻联播，
很多人因为他的事迹捐数百万
元物资给定点医院，这是他以前
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艾泽铭在学校时是生活班
长，但是他觉得自己有点“社交
恐惧症”， 只是在别人需要帮忙
时，这份“热心肠”才能让他突破

“社恐”。 做青年防疫志愿者的日
子里，他要快速跟一大批陌生人
熟悉并共同作战，每天跟成千上
万名陌生旅客、小区居民主动沟
通。 这个觉得自己不算勤快的男
孩，“当时觉得走路都带风”。

85 后汪勇和 95 后艾泽铭，
这两位青年防疫志愿者都提到
了社会曾经给他们贴上的标签：

“垮掉的一代”“任性”“心理脆
弱”“不靠谱”……但是这些标签
从未真正定义过他们。

汪勇接送过 00 后的“小丫
头片子”。 这位小护士连充电器
都没带、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回
医院进行支援。 类似的小事促使
他坚持做志愿者。 传递温暖在他
看来是一种责任。 获得荣誉了，
也意味着他身上的责任变大了。

疫情期间汪勇脸上瘦出来的
棱角如今又圆了回来。 5月，汪勇
带着妻子孩子迎来了疫情暴发后
的第一次放松。他在游乐园，看着
孩子们奔跑在阳光下， 突然有点
感慨，“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疫情让武汉“伤了些元气”，但
是他觉得靠着一个个普通人的努
力，时间会让他们慢慢消化伤痛。

吉林舒兰聚集性疫情暴发
后，艾泽铭主动到长春市富城社
区万星幸福城小区报到，上午上
网课，下午做志愿服务。 每当社
区有外来或体温异常人员进入，
他第一时间上前接触、 排查、登
记，没有一天替班。

荣誉随之而来。 但是艾泽铭
也感受到了压力。“这些不是属
于我一个人的，我只是志愿者中
的一个。 ”在这次战“疫”过程中，
他感受到付出赋予他新的力量，
让他更想深入了解如何做更专
业的志愿者。

有一件事被艾泽铭写进了
自己的战“疫”日记。 2 月 11 日，
他在长春火车站测温，有一个看
起来只有四五岁的小孩红外测
温异常，安安静静地在旁边摘了
帽子等待。 二次测量正常后，孩
子顺利进站。 走了几步，孩子突
然停下，转回身直直地看着艾泽
铭的眼睛，冲他鞠了个躬。

（据《中国青年报》）

凌晨，汪勇等着送医护人员回家


